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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梳理现代中文版面肌理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对近现代中文版面肌理进行质性分析，为当代

的更广义的基于规则的文字设计提供基础和依据。方法 在现代铅活字中文排印法诞生于中国并发展成

熟于东亚三国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文版面肌理受到语言体式变革、正文字体与字形变化、中西文混排、

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以及标点行内化、直排书写转为横排书写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逐渐演变为当今

的样态。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现代中文版面与古典版面有了极大差别，版面肌理以及基本组版逻辑都发

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结论 对上述因素的分析论述，总结出现代中文版面肌理具体体现为一种等高、等

宽、等距的汉字为主体的文本，其中包含了变高、变宽、变距的非汉字字符；在两端对齐的总体格局下，

为了保证标点避首尾禁则，根据标点符号占宽进行有规律的调整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关键词：文字设计；排版设计；版面肌理；版式设计；东亚文字；标点符号 

中图分类号：J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24-0012-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24.003 

Formation of New Text Image in Chinese Typography from Evolutions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ypesetting and Printing Development 

DU Qin 
(School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modern Chinese typesetting by studying the text image in modern Chinese ty-

pograph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o as to provide foundation and basis for a broad and rule-based typographic design. 

Over one hundred years when modern CJK letterpress printing started from China and developed in three countries in the 

East Asia, the text image of Chinese typography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pattern as a result of being heavi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revolutions of the written word, alteration of the basic printing types, demand in bilingual typogra-

phy, contemporary punctuation marks which were integrated within the text lines, and horizontal typesetting. During this 

evolution, the composition of modern Chinese typography was immensely different from any of those preceding the in-

novation of modern CJK letterpress. The text image and the fundamental logic in typesetting went through a paradigm 

shift. By studying the above factor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text image is one that contains 

mono-width, mono-height, and mono-spaced CJK characters and proportional, non-lining alphanumerics with variable 

spacing. A dynamic balance is stricken between the rule-based adjustment of punctuation marks, the justific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text image so as to ensure the forbidden rules of pun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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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设计中文本的视觉肌理和质地是一种十分

重要的属性，对于设计者而言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设计

媒介，具有不同“肌理”和“质地”的文本，可以被用来

塑造千差万别的阅读体验。在具有原型意义的印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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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媒介中，页面中正文部分的高度和宽度定义了版

心，而版心内部由字符及彼此间有序分布的间空所构

成的浓淡、深浅的视觉结构，可视作一种版面的“肌

理”。版面肌理是一种复杂的、有规律的视觉构成，

是千百年来造字和排印制书工艺自然进化的结果，也

是语言和书面文字变革的外化表现。 

在现代以前，中文基本的版面结构可以说几乎没

有发生变化，如果去定义古典中文书籍的版面肌理，

其基本版面格局无外乎：直排，从上向下、从右向左

读；不依赖或完全不包含标点；字号、字体、字重相

对单一，文本内部的信息层级较简单；正文接续排版，

无明确的章节分野，且较少余白；以方形字为基础单

元的版面网格；版面以边框框定边界，文字行以界栏

区隔。 

伴随着近现代中文铅活字排印工艺的发展，中国

的社会也经历着语言、文字、政治、技术、文化等各

方面的重大变革。现代中文版面肌理的形成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包括语言体式的变革、正文字体与字形

的变化、中西文混排、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以及标点

行内化、直排书写转为横排书写等。这些变化令现代

中文版面与古代中国的书籍版面产生了巨大的不同，

塑造了完全不同的版面肌理。这种文字在页面上的视

觉肌理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印刷

及屏显媒介中，现代铅活字铸字排印工艺中形成的基

础组版规律和构成方式，依然存在并将不断发展。 

1  语言体式的变革  

中文版面肌理的变化与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语

文体式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不无关系。1919 年前后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新文学运动是传统文体（文

言文）向现代文体（白话文）转变的一个重要事件。

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除

了大力引进各种西方学说，标榜科学与民主外，积极

提倡以近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17 年胡适在

《新青年》发表“改良文学刍议”[1]，要求文字简练、

流畅，不使用无意义的修辞手段和之乎者也、长吁短

叹的作文方式。 

胡适等人著书立说为现代白话文推波助澜，无疑

助长了一种平实的甚至平淡的书面文字的气质。语句

的组织、语言的体式所产生的变化，也在文字版面中

有所反映。新的语体以及其遣词造句的方法，在同时

期的印刷出版物版面中必然也有所反映。原来存在于

文言文中的对偶、排比、互文、顶针等句式必然骤减，

语句不必拘泥于传统的修辞格律，规律性减少，随意

性放大。书面文字追求与轻松即兴的口头语形成对应

关系。 

对于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反对，也使得摈弃传统的

书籍样式和形制变得相对容易。随着新文化运动、白

话文而来的不但是新的语言组织方式，新式标点符

号、新的宋体铅活字、新的版面结构、新的书籍形态

也随之而来。印刷书中书面文字的随意性、凡俗性  

增加，古典书面文字中包含的仪式感和审美观则逐渐

淡化。 

旧式字体（楷体、仿宋等）、传统的线装书样式

与一种平淡的、功能性的文本版面样式形成鲜明的对

比，并逐渐发生转变，包括正文字体的选用，标题、

正文、辅文的样式等。尽管民国时期出现的汉文正楷、

聚珍仿宋等字形优美、富于书法意味的字体也被大量

用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排印，但是无疑从日本舶来

的明朝体[2]成为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各种前卫和现代

刊物争相采用；同时由于横平竖直的字形笔画符合横

排和中西文混排的需求，更增加其适用性。传统文人

钟意的楷书体慢慢的不再是主流的书籍正文字体，最

终在现代中文版面中转变为一种辅文字体。 

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结束了几千年

以来中文书面语与口语脱节的局面，对传播新思想，

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3]。而

语体上的变革，也反映在书面印刷字体的选用及版面

形态的构成上，无论是语句组织、段落篇章的排布都

最终趋向一种简约、平实的风格。 

2  非汉字字符与中西文混排 

从马礼逊尝试制造汉字字模并出版《华英字典》[4]

开始，拉丁字母就在以加速度进入中文。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由于大量接受西方文化，一部分词汇未经

翻译就以拉丁文字单词的形式如法语、德语、英语等

直接出现在中文文本中。今天，同样是一部分未翻译

或者已经无必要翻译的英语词汇不断进入中文，现代

中文书面文字中包含西文字母、阿拉伯数字以及相应

的书写样式已经实现常态化。在很多场景中，两种或

以上的文字并列或混排的情况，直接地提出了多语种

混合排版与设计的问题。 

视觉形态悬殊的书写系统要共存于一个版面，势

必意味着需要某种程度的取舍和妥协，就需要对其中

的一种文字的字形进行修改，或者对其在版面中的位

置进行修正（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比如调整基线位

置等等）。要么是 A 为了 B 作出某种修正，要么是对

B 进行改造以适应 A；很多时候这两种修正会同时发

生。字母、数字与汉字数量相差悬殊，改变字母的笔

画粗细和结构，以适应汉字的版面肌理则是显而易见

的选择。 

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与汉字的肌理迥异，字体

形式也有着本质区别。中文版面的构成以等宽、等高

的汉字为主体，字与字之间原则上保持等距（大多数

情况下，汉字的字间距为零，即所谓的“密排”，或“紧

排”）。拉丁字母文字版面则由大小写字母的变高、变

宽的字母构成单词；单词与单词之间、构成单词的字

母之间的距离（字偶间距）也是变距的。拉丁字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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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宽变高的字母组成单词，形成拉丁文字设计中的

“词面”[5]，现代西文版面中，单词与单词之间有大约

一个小写字母 i 宽度的词间距。 

而变宽变高的非汉字字符的使用，改变了单纯方

块字网格中的等宽等高（汉字）等距的格局，对中文

排版产生了本质上的影响。基于等宽字符的古典中文

时代的整体版面肌理和格局因而发生改变，纵横对齐

格式变得十分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可能，甚至

已完全不必要了。而同时，以词间距分隔单词的西文

与无间距的汉字文本之间的过渡，也成为一个高频率

的排版设计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版面肌理。 

3  新式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在传统的文言文中不多见，句读和圈点

虽然偶见于古籍中，但是有文言文识读能力的古代读

书人并不依赖句读，而借助于广义上的标点手段，如

发语词（如夫、盖、惟等）、语气助词（如者、也、

乎等）、词语间空（现代活字排版中所用的全角空格）、

分段提行以及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句读。标点符号点

断语句、表达语气的功能，直到新式标点出现以后才 
 

普遍应用于中文。 

新式标点的出现和普及，尤其是标点与非汉字字

符进入中文文字行内以后，势必对方块汉字的等宽网

格逻辑有所违背。新式标点符号由于行内化并出现了

避首尾[6]禁则，和西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等非等宽字

符一样弱化、干扰甚至破坏了汉字版面的等距网格结

构，形成了不同于古典中文的版面肌理。 

民国时期有一部分直排和横排本中，即使文字内

部包括了西文单词，仍然尽力遵守等距的汉字版面网

格。做法是将汉字疏排，即整体加大汉字字距，将标

点符号嵌入字间的空隙中[7]，向右上（直排时）或左

下（横排时）贴齐，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见图

1。而对于西文单词，则先视该西文词语单元的宽度

可占几个单位的方块字字宽，并使其处于这几个方格

形成的区块内齐中的位置。在这种排版方式里，汉字

仍被尊为绝对的主体，标点和变宽字符的特性则被妥

协，顺应于汉字版面网格的基本格局。然而随着标点

符号应用的泛化，标点对中文版面肌理的影响更趋显

著；原来被遵循、维护的方块汉字版面网格逐渐被妥

协，并最终被违背了。 

 
 

图 1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影印版 
Fig.1 Zhao Yuanren's "Modern Wu Dialect Study", photocopy edition, 1928 

 
观察近现代活字排印的出版物，可以发现标点符

号逐渐“侵入”中文版面的过程是渐进的，时间界限虽
然不明朗，在过渡实验时期几种标点方式并用，难以
判断哪种居于主流，但是大致可划分为几个阶段。第
一阶段：传统意义上的标点符号即传统式的圈点和句
读在传教士的铅活字出版物中出现。具有语义功能的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标点，出现大约在清末民初的切音
字运动到白话文运动初始之时，这个时期的标点仍按
照传统圈点句读的方式被置于行间。第二阶段：标号
（如破折号、省略号）被置于行内，而点号仍置于行
间。第三阶段：大部分标点符号置于行内，只有专名 

号和着重号置于行左；点号避首尾，也有不避首尾的。

到了横排以后，专名号和着重号的使用被逐渐抛弃，

这样所有的标点符号都位于横排的文字行里。中文标

点符号完成了行内化并形成了避首尾的禁则以后，汉

字的等高等宽等距的网格属性受到了最大的挑战。 

4  正文字体及字形写法的变化 

铅活字排印时代以来中文字体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在这种变化中，字体风格、字号大小对于版面肌

理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姜别利在开创现代中文活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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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历史时，已经制成显明中行解注珍七号字体，其中

的五号解字，与西文铅字的 10.5 磅字体（西文中称

小派卡）高度相当[8]，成为现代正文字号的一个标准。

日本铸字印刷行业在姜别利发明的基础上作改良并

发展，尤其是屡次对印刷宋体进行改刻，形成了更为

制式化的现代宋体字，为横排用汉字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民国时兴起的楷体、仿宋体在古籍复刻、传统文

化等类别的书籍被广泛使用，但在建国以后，楷体作

为一种正文书体样式被逐渐边缘化，现代宋体字成为

正文印刷字体的主流。 

1955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议进行汉字字模

标准化，并成立了标准字形研究组，先后提出《标准

字形方案（草案）》和《汉字字形整理方案（草案）》。

1959 年 12 月，文化部召开革新铅字字形座谈会，确

定《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开始字形整理的工作。

整理字形的原则主要包括：宋体楷化、字形结构和笔

势尽量服从横写的需要、折笔尽量改为直笔、精简偏

旁的数量等。1964 年出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收印刷通用汉字 6196 个，并给每个汉字规定了笔画

数、结构和笔顺，确立了中国大陆至今所使用的新字

形、简体汉字印刷字体的规范。旧字形繁体字、新字

形繁体字、新字形简体字的字样比较见图 2。 
 

 
图 2  旧字形繁体字、新字形繁体字、 

新字形简体字的字样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old-style traditional chinese type, 

new-style traditional Chinese type and new-style  
simplified Chinese type 

 
新字形的制定原则是令印刷字体与手写体一致，

笔画简省，接近于楷体，向手写体靠拢，即“楷化”。

在印刷字体中追求一种流畅的书写感、笔型与字廓光

滑简洁的风格。然而这种改变摈弃了印刷字体自古而

今自然演化的形态逻辑，一些在无数制字工匠的刻画

下自然发生的笔型与结构也因此流逝。而事实上，印

刷字体与手写字体一直以来并不一致，略微有差异并

不影响辨认和阅读。 

新字形与旧字形在写法上的不同对于识读字形

的读者来说是十分明显的，很多藏书人乐于收藏旧字

形的印刷品，因为旧字形的写法和字形风格有古典书

体的意趣。在从旧字形过渡到新字形的过程中，发生

了字面缩小（中宫收紧）、结构笔画的楷化、笔势平

缓等一些字形风格方面的变化。毋庸讳言，从旧字形

改为新字形造成了全局性的变化，这使得使用新字形

的文本版面肌理迥然不同于旧字形。 

5  文字间空使用的泛化 

进入 20 世纪，各种因素共同导致了文本版面内

间空使用的泛化。其中，标点符号和西文字符的使用，

即使在广泛采用横排以前，也已经令中文版面的构成

和肌理明显不同于古典版面。标点和字母的加入意味

着另一种文字符号系统与汉字书写系统并行，由于汉

字书写系统无词界分野，而西文书写系统通过词间距

来分隔句内单词，在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交界处需要

插入间空表现过渡，两种文字系统彼此之间达成一种

“妥协”。比如中文中夹排西文单词时，西文单词的前

后可分别加入 1/8 全角字宽的间空。 

现代中文版面随着字号的减小，为了提高小字号

下的易读性，行距也要相应地增加[9]，书籍正文行距

达到了字号的 175%左右。标点符号的出现也影响了

行距，直排版面中，行左和行右都有可能出现标点符

号，为使文字行显得疏朗一些，则需要加大行间距。

在横排版面中使用专名号、书名号、着重号需要置于

行间，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距的设定。同时，

文字行内的标点影响了所在行的字符间距；而且，字

符间距的变化增加了行内的“白”，而为了呼应行内之

白，则也要相应地添加行间之白，即行间距。换言之，

行内标点、行间标点两者都影响了行距的增减，而这

种影响也必然导致页面边距的变化，进一步改变整体

版面的构造。 

此外，在民国时期的直排文本中，由于文字行较

长，出版物往往采用接续排版的方式，即全书文字只

采用分段和段间距的方式进行单元分隔，章节间也不

使用另起页作间空分隔。初期的横排出版物也经常使

用此排法，我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较多使用全

书接排。这种方式节省纸张，版面效率高，同时有连

贯的文气，因此被长期采用，但是 80 年代以后的桌

面出版革命和中国经济开放导致的物质水平提高，使

得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图文类书籍大幅增加，版面内

部和书页序列之间的间空（另起页、隔页、环衬页等）

越来越被广泛运用。版面空间的增加也使得大面积留

白成为一种版面塑造的设计手法。而互联网、个人电

脑和移动设备的界面设计中，更对间空的运用提出了

新的问题；碎片化的文字信息的间空与齐准问题如何

处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塑造“界面中的文字肌理”

成为设计师面临的下一个文字设计课题。 

6  现代中文版面肌理的形成 

现代中文版面受前述影响逐步形成了特定的版

面肌理，一种不同于纵横对齐、法度森严的古典中文

版面的“浓淡的连续”[10]，相邻文字行之间并不强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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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纵向对齐，排版工艺限制形成的自然的错落关

系，恰恰也是现代横排中文版面肌理的一个重要特

征。一百多年以来，排印工艺的发展强化和巩固了这

种肌理，形成一种文字设计事实上的规范与标准，其

基本组版逻辑为：等宽、等高、等距的汉字版面网格

和两端对齐的总体格局下，为了保证避首尾标点禁

则，根据标点符号占宽进行有规律的调整，实现一种

动态平衡。典型的古典中文版面的肌理，见图 3。 
 

 
 

图 3  典型的古典中文版面的肌理 
Fig.3 Text image typically found in the most  

classical Chinese printed books 

 
更具体而言，若按照优先顺序，现代中文组版应

首先满足两端对齐，其次遵循标点禁则，再是维持原

有字距，同时保持标点占宽的一致性，在水平方向上

进行文字间空的有序分配和调整。为了达到上述的这

种动态平衡和优质的版面肌理，排版设计人员或程序

不得不作出妥协。在这种妥协过程中，由于标点符号

所占宽度可变，即使只占半宽也不影响阅读，同时又

由于标点是高频出现的字符，从而成为排版设计调整

中最重要的因素。上述的这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

也就是标点符号占宽的调整。可以把标点符号所占宽

度看作弹簧，为了满足两端对齐、标点禁则、保持字

距，遍布于文本中的这组“弹簧”可以有规律地、全局

性地改变，以造就一种理想的版面肌理。这种妥协不 

可避免，但同时根据设计应用的场景不同，又有无限

的空间，不同方式的“妥协”造就的版面肌理也千差万

别。可变的标点占宽像弹簧一样调节版面肌理，见图

4。使用灰度条和 Photoshop 滤镜虚化文字模拟中文

版面肌理，见图 5。 

7   结语 

在现代铅活字中文排印法诞生于中国并发展成

熟于东亚三国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文版面肌理受到

本文前述作用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当今的样态。在这

种演变过程中，现代中文版面与古典版面的肌理有了 

 
 

图 4  可变的标点占宽像弹簧 

一样调节版面肌理 
Fig.4 Flexible punctuation marks like springs used to  

adjust the text image in a very effective way  

 

 
 

图 5  使用灰度条和 Photoshop 滤镜虚化文字 

模拟中文版面肌理 
Fig.5 Simulation of Chinese printed pages by  

grey bars and Photoshop blurring 
 

极大区别，即使不讨论字体样式以及书写方向（直、

横排）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仅从标点符号的广泛使用、

文字间空处理方式的角度出发而言，近现代的中文版

面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为了满足新的书写需求，一种

全新的组版逻辑出现了。所熟悉的现代文字设计，很

大程度上是基于高度成熟的近现代铅活字排印工艺

的发展。在这种历久弥新的工艺中蕴含着一种重要的

文字排印的传统和规范，始自铅活字排印，在计算机

和互联网时代被传承与发展。研究和发展这种传统和

规范，不但是提高排版设计水平和阅读体验的重要途

径，而且也是指向一种更广义的超越媒介和技术的文

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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